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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文学到儿童文学，刘玉栋：

思思想想和和精精神神高高度度决决定定作作品品品品质质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在创作上，
心慢慢安静下来

上世纪80年代，高中毕业的刘玉栋跟
随从事地质工作的父亲从庆云老家来到
济南。住在地质队基地期间，刘玉栋结识
了几位文学爱好者，并受到文学的感染，
开始进行诗歌、散文创作。1992年，他在

《影视文学》发表了第一个剧本；1993年在
《山东文学》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从此，刘
玉栋开始了中短篇小说创作之路。1999
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玉栋的乡土题材
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轰动文坛，这是
刘玉栋创作之路的第一个高峰。此后刘玉
栋通过《公鸡的寓言》《给马兰姑姑押车》

《跟你说说话》等作品，确立起了独特的乡
土文学风格和叙事特色。这其中，他以独
特且神奇的儿童视角来观察和审视世界
的方式，受到好评。

2010年，刘玉栋的长篇小说《年日如
草》出版，这部小说以出生在乡村的曹大
屯与城市的融合为题材，介绍了曹大屯高
考失利后，随着父亲落实政策，全家都变
成了济南的居民，但这并没有促成他们成
为真正的城里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个人
奋斗史，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具体细
微的缩影。“小说准确冲击了当代中国社
会精神问题的核心所在”，被认为是刘玉
栋创作的新突破，这部小说也呈现出“70
后”作家成熟的写作功底。

刘玉栋每年都有中短篇精品发表在
全国大刊物上，近年来除了三部儿童文学
作品外，他的中短篇小说《回乡记》《南山
一夜》《锅巴》《风中芦苇》等同样获赞无
数。刘玉栋说，近几年，他的心慢慢安静下
来，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而

《小说选刊》连续三年的转载，也给了他很
大的信心。谈及下一部严肃题材的长篇小
说，刘玉栋称，从《年日如草》出版后的那天
起，他就开始为下一部长篇小说做准备，
并且有两三部小说题材在脑海里萦绕着。

为孩子写作，
有兴趣也是内心需要

近几年，刘玉栋将创作的方向暂时转
向了儿童文学，《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
头》等作品为其赢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图书奖、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冰心儿童
图书奖，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展现了他的
功力和才华。

因为他早期在文坛上引发关注的几部
中短篇，都是以童年视角展开写作，虽然小
说主题宏大、思想深厚，但又童心饱满，充
满诗意。有了这个前提，刘玉栋转向儿童文
学创作一点儿不令人惊讶。正如著名作家、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所言，“刘玉栋的儿
童小说和他的当代书写一脉相承。”

谈及儿童文学创作，刘玉栋说，在他眼
里，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并没有特别严格
的界限，“我的一部分中短篇小说就是以儿
童视角创作的，我对写儿童小说一直念念
不忘，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对我来
说，儿童文学创作谈不上得心应手，只能说
更自然而然一些。亲切感肯定是有的，因为
有兴趣，想写，还是个人内心的需要。”

刘玉栋告诉记者，他写儿童文学跟女

儿也有点关系。“2013年春天，女儿中考前
夕生了一场病，我在极度紧张过后，有了
写儿童小说的冲动。2014年春天，小说《泥
孩子》完成后，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它，正好
看到首届青铜葵花小说奖征稿的消息，不
知道这算不算机缘巧合，我一按鼠标就发
了过去。后来，我几乎把它忘掉了，没想到
在2015年春天，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泥孩
子》获奖了。”

一口气写了三部儿童小说后，刘玉栋
说，其实儿童文学创作难度确实很大。“难
度不仅仅在对语言的要求和表达上，不仅
仅在你的心够不够柔软上，更在于创作儿
童文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你的读者
和受众是少年儿童。”

刘玉栋认为，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像
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那
样，不仅有爱心和童心，还有对儿童心灵
潜移默化的滋润、对想象力的挖掘和对
生命意识的启发。这正是儿童文学创作
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对我来说社会宏大
题材要写，儿童文学也要写，这之间并没
有矛盾和冲突。”

“70后”作家并不差，
他们还需时间和耐心

作为严肃题材作家，是否关注流行阅
读风向？还是遵从自己的节奏和步伐，刻
意与流行阅读保持距离？对这个问题，刘
玉栋认为，阅读也是有时尚的。“阅读时尚
能呈现一个时代的趣味。比如当下非常流
行的《百年孤独》《追风筝的人》当然是优
秀的，只是我不知道人们读的是一种时尚
呢，还是一种审美。但不管怎么说，《百年
孤独》能经常登上畅销榜，已经相当好了，
这说明了社会阅读层次和趣味提高。”

刘玉栋说，如今的书太多了，对读者而
言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一个人
的精力有限，“所以我觉得，读书要慎重，要
尊重自己的兴趣和感受。我个人的阅读趣
味可能比较小众，特别是近几年，精力和体
力都在下降，我尽量做到精且杂。精，不言
而喻；杂，就是让兴趣更广泛一些。”

谈及“70后”作家群体被称为“夹缝中的
一代”、缺少标志性的厚重作品等问题，刘
玉栋说，在全国有一定社会影响的“70后”作
家凤毛麟角，能被大众有所关注就算不错
了。“这不是低调或者高调就能解决的问
题，即便你再高调，也不见得能在社会上产
生多大的影响。当然，也不是因为作品质量
问题。我想说，这一茬作家做得并不差，只
是还需要耐心、需要努力、需要时间。”

所有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作家以
及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上。刘玉栋的都市题
材写作，直面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心与价
值观的转变，关注当下人的命运如何展开。
在社会多元化的时代，作家该以什么样的
态度自处其中呢？谈及这个问题，刘玉栋
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当下或
者现实，对文学的意义和写作的重要性可
想而知。因为小说是围绕着人的情感和命
运展开的，社会也好、人心也好、时代也好，
都会在一部优秀的作品中得以呈现。”

刘玉栋认为，一个作家应该自觉地融
入到现实生活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关注
人心的变化和人性的复杂，不仅要完成一
个美妙的故事，还要提供一块让读者思考
的空间。最终，思想和精神决定一部作品
的品质。

近日，我省著名“70后”作家刘玉栋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儿童小说《白雾》，与此前的《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头》一
样，他用儿童的视角，书写我们熟悉又怀念的乡愁和亲情，传递温情，富有诗意。

20多年的写作经历，从中短篇《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兰姑姑押车》，再到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刘玉栋的写作总
能获得极大关注，一些作品被认为是“70后”作家的突破性写作。近日，刘玉栋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心路历程。

刘玉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英才。上世纪90年代
开始发表小说，已在《人民文学》《十月》《天涯》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近三百
万多字；出版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小说集《我们分到了土地》《公鸡的寓言》

《火色马》，以及儿童文学《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头》《白雾》等多部作品。作
品曾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韩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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